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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主內張郁嵐弟兄所著「到底有沒有神」一書，匯集其「閱讀之名著、聽到的講臺、經歷的證據」，於1950年出版以來，已協助千千萬萬華文讀者從科學實證角度，看見如何藉著地球上被造之萬物萬象，闡明「神是明明可知」、「叫人無可推諉」的那一位。然自1950年迄今，人類對分子生物與時空宇宙等認知之進展飛速，張弟兄一書記載之大部分科學資訊，固然仍能強力印證福音，但若能因應時代補充更新，甚至增加專章篇幅，相信更能幫助現代讀者「解除疑惑，引領歸主」。此等艱鉅任務需要整合各樣專業，殫精竭慮，方能竣此善工。筆者以一己之力，不敢精衛填海; 唯獨細細搜尋原著，初步提議可補充更新之部分，共十五處，作此札記，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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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ok “Does God exist?” written by Y.-L. Chang in 1950 includes much gospel information from archive literature, lecture talks, and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Christians. Many Chinese-speaking readers actually take spiritual advantage of believing into God from this book by seeing the fore-mentioned evidence of all creatures on the Earth. However, with the rapid scientific progress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modifying this book from many aspec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is a note proposing 15 places to be modified in this book.
(1) 第十二頁第二段，”蓋洛普先生曾調查前個世紀(十八世紀)大科學家共三百位，就其是否信神，加以統計，…信神的佔百分之九十二。”
本文作者曾在第一屆聖經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1]，專文探討過本問題。茲摘錄部份文字如下，亦作為第一處資料之補充:
「1997年3月，英國Nature雜誌出版一篇由Edward Larson與Larry Witham合作撰寫的文章[2]，他們在1996年重複一項80年前曾經做過的調查[3]，發覺相隔80年之後，仍有四成（39.3%）的美國科學家相信「有位格或有身位的神」（personal God）是存在的；有趣的是，這個比例數據與80年前的結果（41.8%）相去不遠。
1916年的原調查人J. Leuba曾預測，隨著人類社會教育與知識的普及，信神的科學家比例應該減少，不過經過80年科學發展鉅變之後，居然沒有多大改變，顯然Leuba錯估了人類的心靈，也過於高估科學可以滿足人類需求的程度。
在前後兩次願意接受調查的600~700位科學家（共有1000位”American Men and Women of Science—美國科學名人錄”內的科學家受邀; 其中一半是生化學家，數學家與物理/天文學家各25%），信神的比例在不同領域互有消長，基本上數學家在已過80年來漸趨於信神（迄1996年上升4.6%），而信神的物理或天文學家比例卻大幅下降（迄1996年下降22.1%），生化學家則從高度不信神（1916年69.5%）轉為較為持平的(約60%不信神)比例。」
(2) 第十四頁第一段，”…但若用美國巴羅馬山上五公尺直徑的望遠鏡來看，則可看到三百萬個銀河系，每個銀河系約有恆星五百萬…太陽系內包括九大行星，約四十衛星，三萬小遊星…”
天文數據是一直在更新的[4]，先從太陽系開始，行星只剩下8顆(2006年8月24日，國際天文聯合會表決通過將冥王星列為「矮行星」)，各行星上的衛星總數則至少增到90顆，小行星帶約有10億個碎片。恆星數量方面，光是銀河系就估計有1000-4000億顆恆星。而全宇宙之行星數，則估計有100億兆顆。
(3) 第十七頁第二段，”大科學家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是位虔誠信神的人。他有一位朋友，也是科學家，卻不信有神。牛頓曾造出一具太陽系的模型…”
牛頓這位朋友是誰，許多網路資料都表示是天文學家哈雷(Edmond Halley, 1656-1742)。另有資料顯示是多瑪斯 (Thomas Young; 1773-1829)[5]，也有說是英格索(Robert Green Ingersoll, 1833-1899) [6]，不過後二者的年代不對，相差牛頓一到二世紀。牛頓之所以能夠寫出曠世巨著「自然哲學和宇宙體系的數學原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一則因著與哈雷之互動討論，二者也藉著哈雷之籌措印刷費用，二人交情匪淺，較可能激盪出以上之福音佳話。
(4) 第十九頁第二行，”有一種錯誤的學說，認為宇宙是碰巧產生的…”
1953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生Stanley Miller，在盛水燒瓶中加入甲烷、氨氣與硫化氫，模擬地球原始的大氣與海洋，並安排電弧冒充閃電，經過幾日之後，燒瓶中出現各種胺基酸、脂肪酸、醣類，以及其他有機化合物，故斷言經由自由碰撞反應，便能產生生命所需物質。但今日科學家卻發現，地球早期的大氣可能不是Miller使用的氣體，而是化學活性很差的氮氣與二氧化碳混合物，所以利用Miller的方法，只能得到結構非常簡單的胺基酸。更重要的是，胺基酸離生命建構的物質—蛋白質(胺基酸的長鏈巨型分子)，還相去十萬八千哩。科學家甚至斷定，依照任何機率法則計算，任一種蛋白質都不應該隨機地存在，其成功碰撞產生的機率幾乎等於零!
以血紅素為例，它只有146個胺基酸，但是其所有胺基酸的排列組合數，卻高達10的190次方! 這是為什麼英國化學家Max Perutz (1914-2002)，畢生花了23年，才找到該血紅素胺基酸序列的主要原因。若將胺基酸數目增加到200個，排列組合數將進一步激增到10的260次方，這個數字比宇宙全部原子總數還多!
(5) 第二十六頁第五行，”…另有一種蜘蛛，體積如豆大小，卻能將蚌殼舉到空中，距地二十英尺之高”
蜘蛛將蚌殼舉到空中，不是直接舉起，乃是間接藉由蜘蛛絲完成[8]，蜘蛛絲的成分是蛋白質，攙入水分之強度遠差於乾燥蜘蛛絲的強度，但柔軟方便綑綁大型獵物，故蜘蛛是利用其絲線尚潮濕之時打包好蚌殼，接著等待絲線乾涸收縮，誘發收線拉起蚌殼的動作。蜘蛛絲的成分是富含甘胺酸(glycine)、丙胺酸(alanine)與絲胺酸(serine)之蛋白質長鏈，強度極佳，比鋼絲還堅韌，某些研究「天梯」[9]的人員，在碳奈米管(carbon nano tube)尚未編織成實用線徑之前，先以蜘蛛絲材質代替之可行性。
(6) 第二十七頁第三行，”…當貓跳下之時，用電影拍照…，牠的尾巴在空中急速旋轉，好比飛機之螺旋槳，趁這勁使身子不至傾斜…”
此事實與動力學(dynamics)中所謂的角動量守恆(conserv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有關，類似飛機導航用「陀螺儀」(gyroscope)的工作原理，當物體具有某角動量(angular momentum) H時，若在垂直H的方向施予另一轉動力矩M，物體瞬間跟著產生”進動”(precession) (之旋轉，三者的向量關係是：M=((H。所以此例中貓的尾巴旋轉，一開始就已預備好角動量H，當貓落下之時，身體由垂直地面，最後希望水平落地，等於需要一個往前翻跟斗的進動(，而落下過程中身體與週遭空氣之互動力矩就是M。
(7) 第二十七頁第三段，”你看鮭魚在海裏寄居多年之後，還能找到自己所出的河流，逆水流達河的小支流，回到自己誕生的故鄉。牠為什麼能準確的回到故土呢?”
鮭魚能從大海溯溪回出生地，係仰賴身上靈敏之化學感測器。溯溪過程艱難，但有優勝劣敗、物競天擇的功用，而其產卵後，身軀或是被捕獵，或是自然衰亡分解，皆另有將氮元素從大海中循環帶回陸地之意義。
(8) 第二十八頁末四行，”…一九三九年，一個青年人貝京養了一些傳信鴿子，他因病貝送到一百哩外的醫院施行手術。一個晚上，忽然看見窗外一隻鴿子撲著翅膀，忙叫護士開窗，讓鴿子進來。鴿子撲向貝京…”
一般賽鴿人家飼養鴿子，其運用鴿子的方式是讓鴿子從遠方返回鴿舍，若是信鴿之用途，順勢夾帶小紙條，行飛鴿傳書之舉，皆只是利用鴿子導航辨位之能力。但此處之記載，應與飛鴿傳書無關(因為養鴿人在醫院，不在鴿舍)，而應是養鴿人已熟悉該飼養群居動物之通情達意「信號」，故當他鄉偶遇故人時，鴿子便飛向養鴿人。類似的記載，也曾出現在1973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K. Lorenz的研究中，其科普名著「所羅門王的指環」[10]，便敘述過作者有一次在多瑙河散步時，巧遇其飼養過的烏鴉，如何以叫聲呼喊，使烏鴉飄降在作者之肩上。
(9) 第二十九頁第三段，”但是一般人們又以『遺傳之記憶』為名詞，閃避此項不可避免之答案…”
自從1963年華生(J. Watson)與克裏克(F. Crick)提出去氧核醣核酸(DNA)為雙螺旋結構以來，如今我們都熟悉遺傳密碼記憶在去氧核醣核酸(DNA)之中，而DNA轉寫(transcribe)為核糖核酸(RNA)，RNA再翻譯(translate)為胺基酸(amino acid)貹肽(peptide)長鏈，就是蛋白質，建構生物體，已是公認分子生物學中之三部曲鐵律，至於基因，則是每幾萬個DNA鹼基對，自成一個特殊的生理結構特徵、遺傳意義或生理功能。所以『遺傳之記憶』已落實為以上清楚的名詞，並據此正在強化鞏固篤信科學與演化論者的立場。
(10) 第三十一頁第二行，”…再看水變冰之後，堅硬如石，照理應如石沉於海底。冰若下沉，則海河之結凍，必由下而上，水底生物必消滅無遺。事實上水在結冰時，先遵定律，漸漸收縮; 但快要結冰之時，忽然違背定律，反倒膨脹了。…因此冰能浮於水面，水底生物得以生存…”
水變冰，密度變小，體積變大，與一般物質之相變化(phase change)行為相反。從水分子結構力道來看，除了本身的共價鍵結(covalent bond)之外，水分子之間還存在氫鍵(hydrogen bond)，氫鍵屬次級鍵結，作用力道遠小於共價鍵，但已足夠供水分子團聚之所需。水分子間相對位置雖然混亂且無週期性，但整體反而較為緊密，密度故高於冰。反之，水結冰牽涉水分子的結晶過程，結晶需要週期性結構，在自由度僅可能降低之使然，冰晶反而擁有比液態水較為疏鬆的密度，固冰能浮於水上。
至於結冰只從水面開始而非開始於水底，其對水中生物之重大生存意義，已揭示於書中。我們敬畏感謝神在此地之創造美意。
(11) 第三十二頁第三行，”…兩架攝影機—眼目，以拍攝外界的影像，但是其中有一個攝影界不能瞭解的問題: 就是在一張軟片上，能拍取無數的影像，而且都是有色的…”
由於顯示器(display)科技之突飛猛進，科技界最近對於色彩學(chromatology)重拾興趣，一方面將CCD或CMOS影像感測陣列技術往輕薄短小發展外，二方面研究如何製作人工視網膜(retina)，為視障者打通一條重見光明之路。當然對於人類視網膜的微結構，早已剖析清楚：科學家發現，視網膜擺滿兩種光受體 [11]，桿細胞與視錐細胞。桿細胞對光線的明暗變化、形態與移動特別敏感，並且只含有一種形態的光感色素。桿細胞對色彩的視覺並不在行。不過在黑暗房間中，我們主要使用了桿細胞，所以變得有些像「色盲」。在視網膜周邊桿細胞比視錐細胞多出許多。下一次你如果想在黑夜找一顆黯淡的星光，可嘗試運用一下你得周邊視覺能力，也就是用桿細胞來觀察黯淡的星光。人類視網膜中有一億兩千萬個桿細胞。
視錐細胞對光線的感應程度則不如桿細胞。不過其對三種色彩特別敏感(綠、紅、藍)。視錐細胞送出的訊號到達腦部後，這些訊息會轉化為色彩的概念。不過視錐細胞只能在明亮光線下才能發揮作用。因此在陰暗的地方我們就看不清顏色了。因此視錐細胞是用來辨別色彩並視額偵測各種細節。人類視網膜大約有六百萬個視錐細胞。有些人無法分辨顏色(色盲)。色盲的人是因為視網膜中缺少了某種視錐細胞，或者某種視椎細胞特別脆弱的緣故。一般的人口比例中有8%男性0.5%的女性是色盲。
(12) 第四十六頁第一行，”…科學不但不能創造生命，而且不能改變生命，不能變狗為貓，也不能變貓為雞。最新發明的試管受孕，只不過是傳遞生命，而非創造生命。科學直到如今，不但不能造一細胞，連細胞的原料—蛋白質的分子，也造不出來。生命只有神能創造，生命的產生證明有神。”
大自然生物結構之蛋白質的胺基酸有20種，另有2種[12]，硒半胱氨酸和吡咯賴氨酸，則分別用以充當中止密碼子UGA和UAG編碼，出現在少數蛋白質中。由於胺基酸的分子不大，已能用人工方式合成，但如何讓胺基酸自我組裝為三維立體螺旋或摺板狀的蛋白質，才是技術困難之所在。雖然困難(美國CEM Liberty微波多肽合成系統一次性合成長達111個氨基酸的多肽，算是目前單次合成多肽的最長記錄[13])，不過科技界顯然不會放棄而繼續嘗試，甚至朝研發自我複製的人工生命體前進，所以說人類不能製造蛋白質或生命體，未來可能還要商榷。
(13) 第四十七頁第二段，”每種生物各有牠的遺傳基因，每一基因係由百萬個原子構成，必須由超顯微鏡才能看見;這個發現更可顯示造物者作為的奇妙。”
近年來顯微觀察技術之進步，例如1984年IBM發明掃描穿隧式顯微鏡(STM;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已可直睹DNA分子甚至單一原子之面貌。為什麼DNA之發現，對於演化論者是一大鼓舞，甚至逼迫所謂創造論者，也不得不穿鑿附會部分演化的觀點。原因可能是生命的定義已經被科學界擴張到超乎我們傳統的說法或想法[14]，例如: 量子大師薛丁格(Erwin Schroedinger)建議將生命系統的特質定義為”可對抗大自然失序(亂度或entropy)的傾向而進行自我組裝”; 化學家喬伊斯(Gerald Joyce)則定義生命是”能自我維持且進行達爾文式演化的化學系統”; 另外波蘭生物學家澤聶夫斯基(Bernard Korzeniewsk)則提出”生命是一個擁我自我回饋機制的網絡”。所以只要能自我組裝，結構由簡單變複雜，就氾稱生命，連蟻穴或蜂巢之建築分佈，都可以詮釋成「群體智慧」，甚至在南極找到某來自火星的隕石中，也找到外星生命傳到地球的證據等說法 [15]。其實對基督徒科學家而言，他可以輕易地相信DNA結構，是創造天地萬物的神其精心創作的生命藍圖，同樣地，演化論者對於DNA結構之自我組裝性能，頂多歸功於宇宙中尚不可捉摸之最初定律，它可以是知識論的第一定律，或是宇宙哲學觀，或甚至是愛因斯坦後半生追尋不到的統一場論，而不願單純相信世界與生命是來自一位有位格的神!
(14) 第七十九頁第二段，”若說人是猴子變的…，則應在骸骨化石中找到猴子變人的各期過程。但是事實告訴我們，骸骨化石中只有人與猴的遺骸，沒有似猿非猿，似人非人的骨或化石。”
因應這個質疑，其實考古學家不管在過去或未來都會繼續尋找新的化石證據，建構靈長類演化的整個譜系[16]，因此我們不可小看他們的努力。再加上自1920年代起德國韋格納(Alfred Wegner)等的「大陸板塊學說」(plate tectonics)[17]，不僅解釋了為何在山上可以見到海中貝殼化石，或說明為何大陸板塊交接處地震頻傳，更給考古學家一個理由：因為地殼不停變動，有可能將數十萬年間靈長類化石掩入我們無法挖掘的地下深處，而增添他們發現新證據的困難度。
(15) 第八十六頁第三段，”…有時基因發生突變，使該生物之特性有了改變，但此類突變皆為劣變，並不能使生物進化。”
當RNA每三碼核苷酸翻譯成對應之胺基酸時，若切割之酵素數錯RNA上三碼核苷酸位置(或是一個鹼基出現錯誤)，便會製造出它種胺基酸，出現我們不要的蛋白質胜肽長鏈，這是一般所謂的「誤義突變」(missense mutation)。若對應出代表終止信號的三碼核苷酸，提早終止製造蛋白質，使產物長鏈變短，稱為「無意義突變」(nonsense mutation)。第三種突變為「有意義突變」(sense mutation)，原本應該中止的鹼基誤為其他種胺基酸，加長了蛋白質鏈。以上三者，經常導致嚴重的疾病，當然都屬於劣變! 最後還有一種「緘默突變」(silent mutation)，是產生同義(產生相同胺基酸)的三碼核苷酸[18]。

一般生物體內只用20種胺基酸，四種RNA核苷酸(A, G, C, U)採三碼編排時，可以有43=64種可能性，超過20種胺基酸很多，所以有一些三碼RNA編排是表示開始生產、中止生產、或多種三碼RNA代表相同的胺基酸。所以緘默突變似乎不會帶來什麼問題。但新近研究發覺沒那麼單純，可能與50種疾病的發生有關。所以基因發生突變，大多是劣變，是正確的說法。
其餘明顯錯誤或數字資料需更新者如下:
· 第二十二頁末六行，”假如每日只差一秒，似不甚多，六千年來，要差六百小時了! 我們現在每日不是二十四小時，乃是六百二十四小時了”(較精確的數字是第六千日多六千秒=六百零八小時20分，當日成為六百三十二小時20分。
· 第三十八頁第三段，”另據調查所得，世界上人口達二十億之時(現已…”(目前較接近真實的數字是64億1900多萬人，係參考 「全球統計資料網站」 [19], 上面有隨時變化的即時人口數據，但是這個數據其實是根據人口成長率來得的「推算數據」，現實世界中很難得到真正的「統計數據」。一個有意思的典故是，著名的跨國 IBM公司以及其計算機工程技術，其最早的生意竟源自十九世紀美國政府人口普查之需要 [20]。
· 第一百頁末四行，”…你雖然已是一個「教友」，已經受過「洗禮」…”不消說是作者當初牽就一般國人對基督教的老觀念而講的，較正確的說法是「基督徒」或「聖徒」而非「教友」; 「浸」而非「洗禮」。
結論
本文整理補充的章節，大多取自「到底有沒有神」中所謂「閱讀的名著」，環繞在身體或生理等較低層次來討論。在搜羅資料的同時，深感科學家固然用心良苦，拓殖自演化論的科學城池越來越疊床架屋，但並未深深摸著人類的真實需要。故本文之功用，或只是將我們福音傳講中出現的科學論證，僅可能予以更新嚴謹，而原作中「聽到的講臺」、「經歷的證據」，才是傳福音的核心內涵。盼望未來有更多在學研界的主內聖徒能一起來經歷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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